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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乡愁院记忆理论视域下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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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同时袁应该重视特色村镇的保护与发展遥特色村镇的保护要将野留住乡愁冶作为内在驱

动力袁通过记忆理论更全面地理解乡愁袁特色村镇不只是历史遗留物袁更是时代与民族的文化记忆遥 特色村镇的保护是

与时俱进袁科学地引导特色村镇的创新发展袁将其传统和特色转化为创新发展的基础和优势袁并基于其文化特质和现实

风貌袁进行多重途径保护与发展遥 本研究采取了三种保护途径院提取意义袁精准规划路径曰聚焦空间与人袁培育适应文化

记忆空间的主体曰运用数字技术尧新媒体传播手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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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aining Nostalgia院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Study of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and Towns

LU Lu LI Yan-hong

（ ）

Abstract院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and towns. A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The protection of character-

istic town shoulel le designed to “keep nostalgia”through the theory of memory which leads to be given to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nostalgia.Characteristic villages and towns are not only historical legacy,

but also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times and the nation. The protection of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and towns i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scientifically guides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and towns as the foundation and advantages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based on its cultural charac-

teristics and realistic styl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channels. This research adopts three kinds

of protection methods: extraction meaning and precise planning path; focusing space and human beings, culti-

vating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memory space;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and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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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高歌猛进，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格局逐步瓦解，传统的乡村文化在强势

的、具有现代性特点的城市文化面前逐步衰落，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趋势日渐凸显。2017 年中央出台的

一号文件中指出“培育宜居宜业特色村镇”，强调要加强对特色村镇的环境风貌、基础设施等的建设。

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实实践问题。在当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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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发展中应重视特色村镇的保护与发展，努力打造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将特色小镇与乡村有机地

结合起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保护作为物质载体的实体建筑，保护特色村镇中的生活记忆与交

往记忆，促进特色乡镇中昨天、今天和明天不同时间的记忆融合，主动留住“乡愁”。

一尧记忆理论崛起与特色村镇保护

在 2013 年的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要让居民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要求大家要以保护自然为基本原则，充分利用生态环境打造新型城

镇化，努力做到城市、人、自然的和谐共处，保留好自然层面和物质层面的东西。“记得住乡愁”是指历

史文化层面、精神层面和情感层面的东西，要保护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

什么是乡愁（Nostalgia）？理解乡愁，要从当下现代人的境遇出发。传统意义上的乡愁指的是远离

家乡的游子对故乡的思念，现代性的乡愁是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王一川认为，现代乡愁

是指身在都市的人对于飘逝的往昔乡村生活的愉快、伤感或痛苦的回忆,这种回忆往往伴随或多或

少的浪漫愁绪 1。邹广文认为，乡愁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它是一种我们每个人在今天都普遍体验，但

却难以捕捉的情绪 2 。高丙中提出现代的“乡愁”概念来自于情感和理性的疏离。在当前的全球化背

景下，所谓“乡愁”已经不仅仅是空间距离造成的思乡病，而是代表了一种在浩大的城市化浪潮中，

乡土世界全面失守，那些从乡土世界流浪出来的人们注定无法安置自我情感的悲剧体验 3 。城市生

活是快节奏的，当城市生活无法满足人们内心情感需求而产生失重感时，人们便会对传统的乡村生

活产生怀念和依恋之情，这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乡愁便愈发浓烈，所以说，现代性的“乡愁”是一种

主体反思、记忆、感知的文化现象。在个体与历史的互动中，活跃在历史深层的情感、记忆、反思得以

展开 4 。从当下社会看，人们既享受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便捷，同时依旧对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传统

文化表示认可，这使人们的精神家园得到满足。在新型城镇化的驱动下，城市变得愈发的繁荣，而作

为传统文化和乡愁情感载体的乡村、小镇却日趋凋敝，一些传统的文化景观逐渐消失，现代人精神

家园缺失，“乡愁”便随之产生。

全面理解乡愁，还需把握“记忆理论”在人文学科话语场强劲的话语势头。记忆理论的思想背景是

冷战的世界双极构造的终结，民族主义的高扬，民族的传统作为建构社会认同的资源被重新审视。记

忆研究源自欧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有关记忆的研究在多个学科领域备受瞩目，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从前记忆被简单地认为是人们对过往的事物、情感的集合体，新的研究认为，记忆的形成是一个可塑

的、不断改变的过程，与当下紧密相连。学者王晓葵认为，“记忆是人们从过去发生的无数事件中，基于

现在的想像力对特定的事件进行选择、唤起、并通过表象化的操作重新建构的行为。”5 记忆研究已渐

成蔚为大观之态：“记忆研究已逐渐从分析近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扩展到近代社会文化的整个领

域，并为解释当下的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法。记忆具有身体性和主观性的特征，为了避免记

忆研究的平板化和定型化，需要综合多学科视角，开拓新的方法。”6

1 王一川：《物质充盈年代的乡愁》，《当代电影》2000 年第 4 期。

2 邹广文：《乡愁的文化表达》，《光明日报》，2014 年 2 月 13 日。

3 张 帅：《“乡愁中国”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自觉———“乡愁中国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论坛”述评》，《民俗研究》2014 年

第 2 期。

4 路璐、王思明：《我国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范式与复兴路径》，《中国农史》2013 年第 6 期。

5 王晓葵：《“记忆”研究的可能性》，《学术月刊》2012 年第 7 期。

6 王晓葵：《“记忆”研究的可能性》，《学术月刊》2012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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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个人。这与莫里斯·哈布

瓦赫的集体记忆论相吻合，推动了社会记忆论研究。所谓“集体记忆”是指地域、学校、宗教、政党、政

治结社、阶级、阶层、民族、世代等集团的共同记忆 1。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首次对“集体记忆”

进行概念性描述：“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

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2有关集体记忆理论应用的著述题材丰富，成果颇

多。实证史学向心性史学的变换，促使每个个体都有责任去追忆，并从归属感的获得中找回身份认

同的源头与秘密。

集体记忆紧密联系着文化记忆，扬·阿斯曼他在《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一文中指出，文化记忆是

“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独有的重复使用的文本、图像和礼仪，通过对它们的‘维护’，这个社会和时代巩

固和达成关于自身的图景”3，它主要是集体共有的与这个时代过去和现在相关的知识，相对于不同的

时代，它具有独特性，相对于主体它具有一致性。阿斯曼夫妇梳理了与记忆有关的各种理论及相互关

系，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成为学科交叉研究的对象，联接了“社会学”、“文学”、“文化研

究”等各个方向。文化记忆一方面通过知识储存使一个群体意识到自身的整体性与独特性，另一方面，

它可以通过储存的知识选择性地与当下的事物进行重构，从而发挥作用。一个社会通过保持文化记

忆，不但向自己呈现，也向他者呈现。过去的哪个部分在该记忆中被凸显，哪种价值在其身份征用中呈

现出来，都可以向人们反映这个社会的构造和倾向。

文化记忆理论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诺拉的记忆之场。国旗、纪念碑、历史遗迹、国歌、纪念日等是

经典的文化记忆意象，建构文化记忆的典型情景是人们在特定的纪念日来到某个纪念地举行纪念活

动。这种在特定时间、空间举行的活动就是一个记忆重构的过程 4。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节点，就是“记忆

之场”。“记忆之场”具有“物质性”、“象征性”、“功能性”三个特征，诺拉并没有详细叙述这三层特征的

具体含义。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某种如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等实际存在的物质或场所，通过人们的

想象和建构而被赋予独特的意义，从而成为“记忆之场”。倘若一个物质性的场所它只是简单的存在，

而不被赋予任何象征性的意义，对当下也不能产生任何影响，那它便不能被称为“记忆之场”。总之，诺

拉发现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对建构文化认同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于是主张通过对记忆场所的

研究来更好地建构珍贵的国家民族记忆，找回群体的归属感 5。

按照诺拉的看法,历史学家就是防止历史仅仅成为历史的人。记忆之场成为召回民族记忆的幡

旗。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村镇逐渐被主体赋予了空间的情感、想象、记忆，这些共同的记忆构成了

记忆之场。特色村镇具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可以作为现代人寄托乡愁的记忆场所。“留

住乡愁”首先要求保护作为“乡愁”载体的传统村落，并传承孕育于传统村落中的乡土文化。另外，从

乡愁主体角度来看，主要包括城市人、城郊人以及暂住城市的农村人，这些人的乡愁共同载体主要

为传统村落自然、文化和社会要素，包括自然风光、乡土民居、特色文化、传统习俗等，它们能够寄托

乡愁。因此，“留住乡愁”的关键在于传统特色村镇的保护，包括传统村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记录、传播 6 。

1 王晓葵：《记忆论与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 年第 2 期。

2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3 Assmann,Jan.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Trans.John Czaplicka.New German Critique 65(1995).pp.125-133.

4 王晓葵：《记忆论与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 年第 2 期。

5 陆邵明：《乡愁的时空意象及其对城镇人文复兴的启示》，《现代城市研究》2016 年第 8 期。

6 郑文武、刘沛林：《“留住乡愁”的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江西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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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两个维度院保护文化记忆与打造创新引擎

特色村镇是历史形成的，具有深厚、独特的传统文化底蕴，能够较好地表征村落文明，维系历史传

统，一方面，特色村镇保护是在传统村镇不可逆转地衰落的情势下，维护传统乡村文明的可行性策略；

另一方面，在现代语境里，特色村镇经过“记忆之场”的当代化改造可以重新焕发生命活力，在社会发

展、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渊一冤保护文化记忆院乡愁是最深层的驱动力

特色村镇的发展需要将乡愁记忆作为内在推动力，通过适宜的策略来维持活化独特资源与现有

环境，即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尽力保护现存的能够唤起人们乡愁记忆的乡愁文化资源，与此同

时在允许的范围内利用乡愁文化资源开拓创新，为村镇的发展寻求新的机会。我们在保护中会遇到一

连串的问题，例如，我们该如何既要保护特色村镇的历史文化，同时又不阻碍其未来持续发展？如何平

衡特色村镇保护与城市化发展的脚步？总之，乡愁是最深层的驱动力，保护文化记忆是我们保护特色

村镇最灵活的衡量标准。

留住乡愁，首先需保护作为物质载体的实体建筑。村镇建筑不是旧书页中的抽象描摹，不是学者

的理论神龛里供奉的久远记忆，而应该是活生生、真实可感的。正如学者张松说的“建筑应当成为历

史，并且作为历史加以保护。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有了几个相互叠加的石头，我们可以扔

掉多少页令人怀疑的纪录！”1 很多地方不惜毁掉原有的旧式村落建筑格局，花重金打造充满文化赝

品气息的仿古建筑，是错误而愚昧的方式，这种仿旧的新建筑充其量可以引起旅游者片刻的文化消费

兴趣，却无法真正释放人们的乡愁。

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认为：“在任何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2，“人们通常

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

位。”3 从实体保护看,小到街角巷口、村口大树、小桥水井等，大到街道肌理、历史古建筑、自然风光等，

都构成了小村小镇独特的记忆坐标系。对这些资源的保留和保护既能唤起寻根之情，还能让生活在其

中的人们拥有自豪感和归属感。不应忘记，记忆的本质正是建构身份、实现认同。

其次，还需要保护特色村镇中的生活记忆与交往记忆。物质载体与乡愁的结合，往往还会显现在

生活记忆与交往记忆中。Assmann 指出，“文化记忆构建了一种“空间”，将日常行事和习惯风俗（摹仿

性记忆）、对包括建筑在内的各种物的记忆、和人与人的交往记忆，无缝对接在这个空间之中。”4 生活

记忆与交往记忆往往体现为小村小镇中的民俗事项与风俗文化，构成了该村镇的鲜明个性与村镇记

忆，是不断延续、形塑小村小镇共同体至关重要的文化载体，比如农事禳灾、祈雨仪式、驱傩逐疫等等，

它有可能让每个“局内人”与“局外人”形成“我们感”，从而达到保护村镇的目的。

学者刘铁梁就以太湖南岸的湖州农村在生态保护与防治水患的村落规范与集体合作为例，对此

作了生动的书写：

1 汪芳、吕舟、张兵等：《迁移中的记忆与乡愁：城乡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地理研究》2017 年第 1 期。

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3 余霞：《历史记忆的传媒表达及其社会框架》，《武汉大学学报社（社科版）》2007 年第 2 期。

4 Assmann,Jan.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Trans.John Czaplicka.New German Critique 65(1995).pp.125-133.

野平时袁所有村民都有保护堤坝之责袁不准在堤上放牧尧割草尧挖泥遥筑堤时要推举领头和

压尾的人袁前者的泥担上插三角红旗袁后者担上插绿旗袁挑担队伍前呼后拥袁鱼贯而进袁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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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中最宝贵的部分，就是建立在生活与交往记忆基础之上的村镇组织制度，在人们的交

流之中不断地融合发展，最终成为以建筑形式保留下来的文化集体记忆。保护生活记忆、交往记忆

恰恰是保护了一种乡村内生式的文化发展。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高歌猛进，乡村一方面面临着

“空心化”、“乡村性”趋弱的问题，另一方面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村还面临外来资本进驻、外

来主体进入，自身的文化主体地位有丧失之虞。具有明显“地方性”的乡村性文化逐步让位于外来主

体所代表的“现代性文化”。保护日常记忆与生活记忆可以解决乡村从“外部推动”转变为“自身主

动”的发展模式，主要由发展地区内部来推动和参与，充分利用发展地区自身的力量和资源，尊重自

身的价值与制度。

此外，保护文化记忆，还需要促进特色乡镇中不同时间的记忆融合。“过去”是通过当下人们的指

涉、选择才产生意义的，深入思考当下与未来，过去的记忆才会焕发出新的生机。近年来，江苏省南京

市江宁区大力发展乡村资源，建设了一批精品示范村，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处理好过去与当下之间

的记忆关系。例如江宁观音殿村通过一番建设改造，一方面，尽可能地保留了村庄的自然形态、乡土气

息，将过去农村的一些记忆符号，如村口大树、老井、池塘等保留下来，生动地展现了江宁农村的原始

风貌。另一方面，面向当下与未来，把现代元素融入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打造大陆首家生态泡泡

屋；开设三吉沙画、泥旦旦的小屋、老潘茶馆等一系列主题民俗馆；引入各类创业项目、品牌等等。这里

不仅仅是过去的堆砌，更多的是乡村文明发展的呈现。乡村文化不再是存于生活之外的厚重历史里，

而是告诉人们“生活本身就是文化”。

渊二冤紧跟时代袁打造与时俱进的创新引擎

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我们不得不追问：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究竟维护什么？保护小村

小镇并不一定只是完全承袭旧时的规范与风俗，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具有与时代共振的文化

感，善于推陈出新，取其意而忘其形。

创新来自于积极开发与灵活组合其内在的乡愁文化资源，将特色村镇的传统和特色转化为转型

发展的基础和优势，科学地引导小村小镇的创新发展。首先，对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典型的、广泛应用

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活动进行深度挖掘，如传统技艺、传统礼仪、各类土特产品等等，这些特色资

源是最能唤起人们乡愁记忆的载体，具有开发、创新的价值。如无锡市的紫砂壶是典型的地方性非物

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地理标识性，可以建立以紫砂壶制作为主题的特色小镇，以活化的文化遗产

建构可以承载文化记忆的特定空间。

其次，要为这类能够唤起人们乡愁记忆的产品、活动提供政策层面的支持，通过活动的开展，使承

载着乡愁记忆的产品实现可持续发展。拿古镇周庄来说，周庄古镇曾举办过多次国际旅游节，并在旅

游节期间推出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向不同的人群展现不一样的周庄古镇，举行水乡婚礼、摇快船、划灯

等一系列别样的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都经历了数百年的沿袭，既完整保留了它们自身的俗制，同

时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为自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再次，要通过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来提升传统特色产品的品质。江浙的很多传统行业，如酿造、陶

瓷、丝绸等，都将乡愁作为一种创新发展资源，给小村小镇带来独特的生机。例如位于苏州市吴江区东

部的震泽镇，栽桑、缫丝、织绸，丝绸文化已成为了震泽镇的文化地标。在 2016 年 10 月，震泽镇被列入

1 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 年第 6 期。

壮观遥洪情发生时袁由村民组成几班队伍袁昼夜沿堤巡逻袁并通过敲野太平锣冶和野报警锣冶向村

里人报告情况遥一旦野报警锣冶响起袁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向锣声方向集结袁人人竭尽全力袁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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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首批 127 个中国特色小镇名单中，震泽镇以其悠久的桑蚕文明成功申报了丝绸小镇。震泽镇更

力将散落在古镇、古街、古宅中的蚕丝记忆串联起来，利用小镇独有的桑蚕文明打造了集农业观光、旅

游经济、美食体验为一体的产业链，使小镇重焕生机。

最后，创新还离不开城乡文化之间的融合，通过文化记忆与乡愁需要再造文化空间。从本质上说，

乡愁是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其实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情感抒发或宣泄，城镇记忆成为由现实环境所

引发的对城镇空间某些不足的补偿和调适1。情感是流动的，也是有能力再造文化空间的。正如沈从文

先生笔下的“边城”，恰恰是离开故乡凤凰多年后，经北平上海等大城市风物熏染后，在记忆的回望中

重造了主客体交融的“故乡”，即一个再造的文化空间,也就是家乡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物质空间，更

是心灵的休憩之地，在剧烈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在生活中如果没有精神生活空间的慰藉，失落、彷徨

与不知所措就会接踵而至，家乡的记忆也会受其影响。所以，在现代化的车轮不断向前中，我们要在创

新中找到解决家乡记忆与归属感的方式，解决记忆中的故乡与现居的大都市之间的平衡。例如，许多

台湾阿美人进行的迁徙，他们从台湾大社会的边陲移住到桃园或台北，并形成自己的小区，但同时他

们并没有割断与原住地的联系，每逢重大的节日常常两地往返。这使得阿美人的文化形式在两个地区

融合互补，并创造出新的形式，阿美族的案例呈现了人与土地的特殊关系与人们对于地方归属感的认

同，是一种有创新精神、饱含文化记忆的“两地社会”。

三尧保护与发展特色村镇的三重具体途径

第一重途径为提取意义，为保护与发展精准规划路径。

提取意义，需准确理解文化记忆，从记忆理论中我们发现记忆是选择，即记忆是人们从过去发生的

无数事件中，基于现在的想像力对特定的事件进行选择、唤起并通过表象化的操作重新建构的行为 2；

记忆联系着主体的当下，因此文化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简单储藏，更是一种主体性行

为，是人们基于自身在特定环境下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赋予意义的主体行为；记忆是变迁，文化记忆持

续重新建构，“值得记忆的”不断被选择、唤起的同时，相反的事件则被排除、隐瞒 3。而文化记忆的终极

目的是赋予过去的历史以意义，文化记忆所创造的空间是给人以认同感与归属感。

在理解文化记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保护与发展的意义，首先要沟通历史与当下，在

留住乡愁与特色村镇保护中，“没有什么记忆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过去，留下来的东西只能是‘每个时

代的社会在其当代的参照框架中能够重构的东西’。文化记忆通过重构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总是

把它的知识联系于一个实际的或当代的情境。”4。通过不断重构而发挥作用的文化记忆，总会把她的

内在知识联系于实际或当下的情景中。我们保护与发展特色村镇，留住乡愁是为了当下，不是为了让

历史的遗迹继续留在少数人的神龛中。记忆不是虚幻之谈，而是文化自信、城乡复兴的源泉。简而言

之，关于文化乡愁与历史记忆的讨论，对于特色村镇的保护研究，都是为了探寻更美好的未来。

其次，保护与发展的意义来自于统一家国记忆与地方感。对个体而言，文化记忆促使每个个体都

有责任去追忆，并从归属感的获得中找回身份认同的源头与秘密。从当下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看，文

化记忆与留住乡愁是给每个中国人以家国意识，给阶层日益分化、传统的族群、社群分崩离析的原子

化社会以最大公约数的向心力。有了这个整体的把握，我们就知道保护与发展特色村镇的终极意义与

1 汪芳、吕舟、张兵等：《迁移中的记忆与乡愁：城乡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地理研究》2017 年第 1 期。

2 王晓葵：《“记忆”研究的可能性》，《学术月刊》2012 年第 7 期。

3 邵卉芳：《记忆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云南社会科学》2014 年第 6 期。

4［德］阿斯特利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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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它并不是为了“消费”历史，而是整合社会，格尔纳说人类是依靠社会之网生存的，家国意识正是

赋予当下中国每个普通个体以生存的意义，因为家国意识获得关于“我们”的整体性和独特性的意识，

通过一种肯定（我们是谁）或否定（我们不是谁）意义上的认同决断得到界定；家国意识是规划路径的

总原则，如果没有了统一的家国意识，各自为政的特色村镇景观规划在整体上会给人一种“碎片化”的

历史记忆感，成为光怪陆离、逻辑混乱的大杂烩。

当然，家国意识并不意味着特色村镇的保护与规划要是千人一面，整齐划一的，恰恰相反，这种家

国意识的获得要靠原真性景观的地方感切实体现。文化景观基因有助于“地方感”的建立，“地方感”反

映出了人们对于某种环境的依赖和认同，是“乡愁”的来源之一。保护特色村镇的景观基因就是要保护

挖掘古村古镇所独有的历史文脉和乡土记忆。比如，湖南湘西的凤凰古城其独特的景观基因是具有浓

郁苗族建筑特色的“吊脚楼”；浙江省的建德新叶古村以其独有的明清古民居建筑而闻名于世；被誉为

“红色古村”的江西吉安坡下村，其景观基因就是距今有百年历史的“坡下古街”。这些传统的特色村

镇，都必须围绕文化景观基因进行有效保护。依据这特有的地方文化基因，修缮、建造相应景观，这是

保护特色村镇的可取之道。

第二重途径为聚焦空间与人，培育适应文化记忆空间的主体。

正如列斐伏尔、索贾（Soja）等空间学者所提倡的,空间与人密不可分,空间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文化

的建构,空间也是一种主体的表征。从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学术研究积累来看，我国特色村镇的成果突

出表现在乡村社会空间的再生产，如乡村的环境、空间景观、基础设施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一些发

展较好的乡村甚至已经逐步迈上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外在空间是骤然改变了,而世代生活其中的主体

又是如何感受的呢?如何在文化空间建构中尊重主体的记忆与改造的能动性尤为迫切,而村镇文化空

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适应空间生产主体自身的生产问题是首先要注重的。

首先，重视文化记忆空间中的主体,意味着选择一种内生式发展的道路。亨利·明茨伯格曾就“发

展”这一主题提出问题“无论对于国家还是领导者而言，是不是已经到了内生式发展的时候了？”1乡村

结构具有多样性，过去的乡村发展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忽略了生态环境、居住条件、乡村文化等非经济

因素的建设，是一种单一化的发展。内生式发展模式倡导国家、政府在进行项目开发时遵循五点原则，

即（1）社会大众应该平等地享受社会发展成果；（2）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应引入居民参与；（3）对于进行

开发的具体行政手段必须加以强化；（4）对于基础设施进行城乡统筹配置；（5）环境保护要彻底 2。这正

是近年来特色村镇“内生式发展”思路的具体延伸，乡村发展逐渐由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向“以

人为本”的内生式发展模式。

其次，注重多重主体的协同保护。特色村镇的保护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特色村镇保护和发展

的主体由三大块构成：政府、专家、村镇居民。三者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专家起着关键作用，居民具

有基础作用。政府应该秉持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科学规划，依法行政，从政策扶持、资金投入、舆论

宣传、绩效评价、监督管理等各方面，全方位支持特色村镇保护和发展这项文化工程。尤其值得特别说

明的是，全国人大已经把包括地方文化保护的立法权等三项立法权下放给省级人大，各省可以根据本

地的实际，完善保护发展地域的传统的文化的法律、制度。这是特色村镇的保护和发展事业的一个历

史机遇。专家的关键作用表现为其智库功能，并可以作为枢纽,连接政府与农民,例如南京农业大学的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在江苏特色村镇保护上就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参与保护与发展的规划设计、

精准建言建策；清华大学设立专门的团队深入古村落进行调研，并对村落保护提出细致的保护措施。

1［加］亨利·明茨伯格：《需要英雄的国度才是不幸的国度》，2017 年 1 月 13 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 01

13/08/27972427_622139842.shtml

2 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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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要聚焦村镇居民中新型农民的培养。新型农民是与传统农民相对的概念。与传统农民相比，

新型农民具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基本素质，而不再仅仅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特

色村镇的发展建设离不开新型农民的培养。培养新型农民可以使传统农民摆脱听天由命、自给自足的

观念，树立起积极的、现代性的市场观念；主动地推动村镇经济建设发展，改变自身的生存状况。而村

镇居民，他们是意义的缔造者，尊重主体是一切保护工作的首要条件。浙江、上海不少地区在村镇民宿

旅游中有效地培育新型农民，形成了农民“离土不离乡，打工不进城”的局面，使村镇既得到了良好的

发展，还保持了传统村镇特有的生活秩序和邻里关系，吸引了大批本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回流到乡村，

成为掌握台前与幕后文化展现的“守门人”。我们的乡村从来不是封闭的存在，它是由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这样两条轨道将村庄与外面的世界联系在一起1。新型农民正是在这两条轨道架起一个沟通的通

道，推进了特色村镇的发展。

第三重途径为注重新语境中新的手段，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需适应新媒体时代文化记忆保存的

新模式。

首先，新媒体数字时代为特色村镇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便捷，为文化记忆的发展、传承、储存提供

了重要的渠道。在新媒体时代，特色村镇的文化记忆是有传承与传播双重功能的：传承是指文化的时

间性移动的概念，传播是文化的空间性移动。互联网为大家创造了一个广无边界的交流空间，文化记

忆则创造了一个跨越时空的交流框架。可以说，在与数字媒体的结合中，同时代人共有的“经验记忆”

逐渐转换成由媒体所建构的“制度性记忆”。

以传统村落为例，数字化保护已经成为潮流，例如清华大学研发的“传统村落”APP 是互联网与古

村落新的跨界尝试，APP 内涵盖了全国 2555 个传统村落的基本信息，包括村落位置坐标、上传图片、评

论评分、报警等多个功能，尤其是报警功能可以在村落遭遇毁坏或紧急情况时及时向平台提供报警信

息，采取补救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古村落的安全建设。又如近来推出的村落保护项目建设“基于大数据架

构的中国古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云服务平台建设”，该项目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将传统古村落的信

息进行数字化采集，并将其整理、分类、检索、标注，有效地为传统村落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云平台。

其次，新媒体使记忆虚拟化，文化记忆不再局限于口述与文字，互联网使之与世界接轨，逐渐变成

了多元化、无限化、自由化的全球化记忆。“新媒体在文化记忆保护中为记忆脱域提供了可能条件，使

得现场不再意味着唯一与权威，记忆地点在概念上产生了颠覆，转变成为一个有着私人性与公开性的

双重虚拟空间。”2例如四川“古村之友”，它的创始人是从当地考上北京大学的汤敏，大学毕业以后汤

敏回到家乡后河村，创建了“古村之友”———全国最大的古村落保护志愿者网络，创立至今，志愿者的

队伍已扩大到了 10 万人次，遍布全国多个省份、市县。“古村之友”之所以成为具有影响力的鲜明个

案，在于它把村落记忆的保护从一部分人扩张到全国志愿者，使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边界模糊，实

现了特色村镇保护从局部地域走向全民文化空间的公共领域。

在虚拟化记忆的基础上，新媒体也使文化记忆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进行了文化重构。范迪认为，

在数字化时代，技术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回忆的塑造进程，数字化、多媒体化以及“谷歌搜索化”可能

重新定义长期以来被保存在大脑和模拟介质（如照片尧日记或家庭录像）中的记忆 3 。在虚拟空间里

时，记忆的社会功能在网络化的、散布式的特征中得以再度发挥，这使得互联网对记忆的塑造起到

1 路璐、姚成静、曹磊：《人的现代化:新媒体对新型农民的培育研究》，《中国农业教育》2016 年第 2 期。

2 周海燕：《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 年第 9 期。

3 Jose van Dijck, 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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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刻的影响 1。例如，家谱是传统宗族社会父权制的标志，也是传统村落家族的系谱图，在互联网

中构建虚拟的“互联网＋家谱”新模式，顺应了时代，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寻根问祖、探寻家

风家规以及网络祭祀的便捷平台。在“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村落的新家谱撰写不是为了维护父权

与宗法，而是通过新乡贤激活传统村落记忆，提升家族认同、乡土认同，进而上升为国家认同。这就

是一种典型的文化重构。

此外，新媒体中的文化记忆具有自发书写性与“共建性”。新媒体重塑了记忆，重新解释并传播著

名的村镇、民俗与历史典故，同时这个重塑是由草根民众自发书写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是

用户生成的意思，指用户通过互联网将原创的文字、图片公开上传，与其它用户分享。在传统村落保护

中，UGC 为新媒体传播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村民利用微信、微博、博客等各种平台将图片、文字、视频等

多媒体素材上传到网络上，以现代化的全新的形式书写集体记忆。又如，在特色小镇的保护建设上，可

以充分发挥新媒体的自主性、互动性、传播迅速、大容量的优势，为特色小镇设计其独有的微信公众

号、微博、APP 等，加强对内对外宣传，实现局内局外人的互动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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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当代依然有着巨大的使用价值。若能对它们重新加以创新利用，对我国当下的

扶贫攻坚则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总之，深入分析农业文化遗产的创新利用手段，有利于推动我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传承与保护。这也是本文撰写的初衷和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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